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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瓜州地处古丝绸之路要道， 南望祁连、 北枕大漠、 东倚雄关、 西通新疆， 自古以来就是东

进西出的交通枢纽。 悠久的历史，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榆林窟不仅保存有唐代精美的佛教壁画和

彩塑， 还遗存有清季道教壁画、 塑像， 以及至今尚保存较好的光绪年间匾额等， 都是弥足珍贵的实物

资料。 榆林窟象牙佛的传奇， 是佛道两家共同谱写和创造的历史浩歌与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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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窟， 又名榆林寺、 万佛峡， 是我国著名的石窟群之一， 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

一个支系。 石窟距瓜州县城南约 ７０ 公里， 现存洞窟 ４２ 座， 位于狭窄的山谷中。 石窟分

布两岸， 踏实河 （又名榆林河） 自南向北穿流峡中， 水流湍急， 声震山谷， 河岸杂树

丛生， 红柳掩映， 特别到晚秋时节， 黄叶满谷， 碧空如洗， 峡谷美景一览无遗。 以往，
前贤们关注焦点一直在丰富的佛教壁画与精美的彩塑上， 而对石窟中的道教壁画、 塑像

以及道教游人题记等遗存虽有所记， 但并未过多关注和深入探究， 尤其是现存清光绪年

间一方道俗书题叙载稀世珍宝象牙佛在榆林窟发现与失而复得、 重新回归曲折经历的匾

额， 内容颇为丰富。 鉴于此， 笔者在对瓜州榆林窟道教游人题记调查整理时， 对这些大

多不为人知的材料进行了考察， 现拟从榆林窟道教遗存这个视角对这些新资料试作一些

梳理与探讨， 不妥之处， 敬请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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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瓜州与榆林窟历史探源

自古以来， 瓜州与敦煌为同一文化圈。 汉代以前， 敦煌、 瓜州曾先后居住有羌人、
乌孙人、 月支人和匈奴人。 西汉元狩二年， 武帝开辟河西， 派霍去病统兵出击匈奴， 给

匈奴以重创。 盘踞河西的匈奴浑邪王率民举地降汉。① 当河西归附汉朝版图后， 就先后

设立了武威、 酒泉、 张掖、 敦煌四郡， 并 “徙民以实之”。② 敦煌郡所辖敦煌、 效谷、
龙勒、 冥安、 广至、 渊泉六县。 其中冥安、 广至、 渊泉县都在后来的瓜州境内。 西晋元

康五年分敦煌郡之冥安、 宜禾、 伊吾、 深泉、 广至等五县， 与酒泉郡之沙头县， 新设会

稽、 新乡二县， 共合八县置晋昌郡。③ 今瓜州之地大体就在晋昌辖境之内。 东晋时， 北

方先后经历十六国统治， 其中在瓜州一带主要经历了前凉、 前秦、 后凉、 西凉、 北凉的

统治。 后凉段业分宜禾入凉兴郡， 余七县未变。 北魏改名为会稽郡， 分广至、 冥安、 渊

泉入凉兴郡， 更名为常乐郡。 北周并二郡为会稽郡， 更名水兴郡。 隋初并入瓜州 （今
敦煌）， 至大业三年始改为敦煌郡。 唐武德二年设瓜州 （治所敦煌）， 五年更名为西沙

州， 贞观七年省 “西” 字称沙州， 另于晋昌县立瓜州， 辖晋昌、 常乐二县， 治晋昌

（今瓜州东南）。 隋唐时玉门关从敦煌东徙至瓜州， 由此说明了瓜州地理位置之重要。
唐初玄奘西行求法， 偷渡玉门关， 就是当时瓜州之玉门关。

瓜州榆林窟诸窟之创建年代及其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国内外时贤论

著颇丰， 兹不赘述。 但若据第 ２５、 ３９ 等窟均有中心柱， 与敦煌莫高窟魏、 隋诸窟形制

别无二致， 且壁画多有重层， 下层壁画多系唐代早期制作， 第 ２５ 窟前室东壁还存有

“光化三年十二月廿二日” 题记； “因此不难推断， 榆林窟开窟时间当在唐代之前的魏、
隋时代， 与敦煌莫高窟开窟时间相去不远。④”

榆林窟历经唐、 五代、 宋、 回鹘、 西夏、 元、 清各代， 超越一千多年的营建。 瓜州

与敦煌地域相接， 山水相连， 文化同脉。 榆林窟的洞窟形制、 壁画和彩塑、 题材内容和

艺术风格与敦煌莫高窟极为相近。 学术界习惯将瓜州榆林窟纳入敦煌石窟体系。 可以

说， 瓜州榆林窟与敦煌莫高窟共同创造了敦煌艺术的辉煌。 与莫高窟相比， 榆林窟又有

其自身的艺术特点， 如： 吐蕃时期营建的第 ２５ 窟绘画是中国同期壁画艺术中的精华，
五代、 宋时期， 榆林窟所新建和重修的近 ３０ 座石窟， 是榆林窟的主体。 西夏、 元代洞

窟及其以藏传密教为主的不同民族的壁画艺术， 是中国晚期石窟寺壁画艺术的精萃， 补

充了莫高窟之不足。 榆林窟艺术保存了丝绸之路中西文化和多民族文化交融的信息， 其

重要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及其精美的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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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晚期佛教石窟寺壁画艺术中具有重要的地位。①

二、 榆林窟的道教遗存及佛道关系

瓜州榆林窟历代壁画保存完好， 很多彩塑都经过清代重塑； 由于榆林窟在清代后期

主持多为道士， 佛窟功能逐渐发生变化， 许多洞窟成为了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体。 同时也

有像第 １、 ７、 ８、 １１ 等窟建成后亦成为单一道教活动场所。 清代榆林窟的修缮历时久、
规模大、 范围广。 从作为古代佛教遗存的角度来看， 清代对榆林窟的修缮实为一种带有

严重破坏性质的修复， 很大程度上对石窟本体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但若换一个视

角， 榆林窟中的道教绘塑， 从一个侧面客观揭示了佛道相融的关系。 当然， 因受时代和

文化修养等因素制约和影响， 在经济、 技艺、 创新等方面已很难赶超先代。
榆林佛窟在清代渗入道教题材遗存简况如下：
第 １ 窟， 清代。 东壁开一龛， 内塑山神、 土地道教方神二身， 龛外南侧为夜叉携

虎， 北侧为侍者牵犬。 东壁龛内屏风五扇， 画茶花、 母子观溪、 蝴蝶荷花、 山林、 花

鸟； 西壁画寒梅三鹊， 南壁竹石七雀图。
第 ７ 窟， 清代。 老君洞。 东壁开一龛， 内塑道教老君及二童子。 （图 １）

图 １　 榆林第 ７ 窟老君及二童子

第 ８ 窟， 清代。 三清洞。 东壁神坛上塑道教最高神灵元始天尊、 灵宝天尊和道德天

尊 “三清” 及侍从等神像五身。 东壁画山水人物花鸟屏风六扇； 南、 北壁东侧各画花

卉屏风三扇。
第 １１ 窟， 清代。 龙王洞。 东、 南、 北壁五龛内塑以龙王为主尊一铺五身。 正壁上

悬泥制匾额一方， 上题清嘉庆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 六月 “泽流汪濊” 四个大字， 泥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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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艺术》，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边亦绘有老君乘鹤、 香炉、 花瓶、 梅花等， 四角画太极图。 窟顶模仿中国传统建筑椽、
檩的表现形式， 在檩条上绘出花卉图案及双排组合式八仙图六幅 １２ 身。 其中， 东端俩

俩相对两组四幅绘出神话传说中的八仙； 西端对应一组把何仙姑和清代成为女神仙的蓝

采和同处重复各画两身。 （图 ２）

图 ２　 榆林第 １１ 窟内景图

第 ２３ 窟， 清代重修。 主室东、 南、 北壁马蹄形佛床上塑道教全真七子等神像十五

身。 窟顶中央画乘鹤手捧阴阳鱼老君一身， 四周贴纸画八仙图； 北壁、 东壁各画道教故

事， 南壁画八仙传奇。 （图 ３）

图 ３　 榆林第 ２３ 窟主室佛床清塑道教神像和窟顶清画老君及八仙图

第 ３５ 窟， 清代重修。 文昌洞。 主室中心佛坛上塑民间和道教尊奉掌管士人功名禄

位之神文昌帝君及 “天聋” “地哑” 侍童像。 前室南壁像台上塑持矛道教神像一身； 北

壁像台上塑道教神像一人一马。
第 ３７ 窟， 清代。 正壁上悬泥制匾题 “虚皇阁”。 西、 南、 北壁马蹄形佛床上塑虚

皇元尊等道教神像十一身。 主尊背屏画蝠菊团花四龙椅座， 两侧屏风各三扇画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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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北两壁屏风十二扇， 画人物山水花鸟。 （图 ４）

图 ４　 榆林第 ３７ 窟内景图

第 ４０ 窟， 清代重修。 玉皇洞。 窟门上方彩绘匾额一方， 上题 “有感必应”， 匾额

四边画花卉等， 四角画太极图。 西、 南、 北壁马蹄形佛床上塑玉皇等道教神像十九身。
主尊背屏画蝠菊团花四龙椅座， 两侧屏风十二扇画人物山水； 南、 北壁各十四条幅画人

物、 山水、 花鸟。 （图 ５）

图 ５　 榆林第 ４０ 窟内景图

第 ６ 窟， 民国重修。 中心佛坛坛前塑宝瓶莲株成龙门形双龙盘柱， 柱上悬塑八仙分

立两侧。
以上榆林窟现存的这些道教塑像和绘画， 大致囊括了 “从中央到地方”、 从天上到

地下、 从陆地到水 （海） 里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道教大小神仙和民间崇拜杂神及他

们的传说、 经文故事， 以及各类山水花鸟装饰等等， 这在敦煌石窟群中具有突出的特

色。 这种场景， 实际上已经让榆林窟成为一处完整的道教活动场所， 使得清代以来榆林

窟的道教活动尤其兴盛。 榆林窟道教活动的题记亦比比皆是， 大多书写工整、 内容丰富，
有真情实感， 具有相对较高的水平。 如榆林第 ６ 窟二层门北西壁潚之题壁诗 （图 ６）：

９２瓜州榆林窟道教遗存谫论



图 ６　 榆林第 ６ 窟二层门北西壁潚之题壁诗

　 　 石硖叠叠水接天， 绿树阴浓罩河湾。 一轮明月千峰挂， 几洞神仙半壁悬。
雨洗青崖添润色， 风绕雄峙起曾烟。 鸟與斜阳平空尽， 云岫石城旷野闲。
谁修茅庵谁养性， 谁炼金丹谁坐禅。① 好景愧无佳句赏， 囊空辜负一佛山。

尤其是 “鸟與斜阳平空尽” 句， 作者化用王勃 《滕王阁序》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

水共长天一色” 绝句描述映照榆林河峡谷两岸陡峭崖壁， 于塞下榆林河波光荡漾， 水

中倒影一片红色美景， 勾勒出一幅婀娜多姿宁静致远的画面。
清雍正年间， 安西就有关帝庙、 城隍庙、 龙王庙等道教场所， 瓜州狐仙庙、 桥湾永

宁寺、 东千佛洞、 榆林窟以及蘑菇台子王母宫、 老君庙等处均有道人居住， 负责看管庙

宇， 保护寺内文物， 焚香供祭， 化缘修补寺庙等。 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 瓜州地方各乡

各镇都会有道士活动， 给民众念经布道， 敬奉神灵， 为婚丧嫁娶选择吉日或看阳宅、 断

莹地风水； 榆林窟亦接待庙会香客。 榆林第 ６ 窟二层民国丁巳 （１９１７） 郡岁进士柳学

孔筱鲁氏天贶节四首怀古、 写景题诗， 就反映出一定的道教信仰情结和信仰遗俗。
榆林窟作为社会化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活动场所， 兼备了传承性、 群众性、 复杂性和

区域性的特征。 窟内不仅佛道绘塑相映， 释道儒三教和谐共存壁题也屡见不鲜。 一方面

是佛道融合， 最为典型的是第 ６ 窟清道光十八年 （１８３８） 释子刘理璋、 玄门弟子朱庆

寿联合题写 “文□玉满积无量功德 ／众列成行吾□□□□／信不免无常言□□君 ／白学□
银烧丹炼药苦弗 ／参吾下金木水火土□或 ／山林释迦仸②雪山修禅苦 ／行六年功成满吾下

生老 ／病死苦寂灭归空” 的题记。 内容虽然残损严重， 但可以看出， 其中既涉及到了对

道教烧丹炼药的学习和对五行之说的参究， 也谈到了佛祖释迦牟尼雪山苦修和生老病

死、 苦集灭道等佛教义理， 字里行间既有佛教内容， 又有道教信息， 落款释子和道士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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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丹， 指修仙求道。 唐寅 《言志》 诗：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

间造孽钱。” ［明］ 唐寅撰， ［清］ 唐仲冕编 《六如居士外集》 卷 １， 清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 刊本。
仸 （ｆó）， 古同 “佛”。



袂题名， 关系非常融洽， 他们在对佛教和道教义理的认识方面也很一致。 又如第 ６ 窟渊

泉道士书题， 反映了佛道在信仰层面的融合， 身为道门人士而期望通过对榆林窟 “万
佛” 的朝拜， 保佑一家大小安宁康健和富贵长生。 再如第 ８ 窟清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
五月十八日羽士在 “天师殿前叩诵 《皇经》 一部” 题记， 黄纸帖后抄引 《醒世诗》：
“为人不必苦贪财， 贪得财来天降灾。 即是有钱人不在， 不如人在少贪财。 无名之财不

可贪， 不能………” （图 ７）。 实际上， 劝善惩恶几乎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教义之一，
道教亦不例外。 另一方面是三教融合。 如榆林未编号窟 （第 ３０ 窟西北原郭元亨住所）
前室西壁 “仁山道人” 题诗， 劝勉追求仙道者， 不能仅仅依靠服食丹药以求长生， 更

要通过自身的苦修参悟成道， 并指出 “三教用工同一理”， 揭示了儒释道三教在义理与

践行方面深刻的同一性。 这与唐宋三教融合的发展方向和金元以降道教中三教融合修炼

理论和实践是完全一致的。①

清代以来的榆林窟， 道教人士不仅虔心守护着佛教石窟圣地的壁画与彩塑， 在繁多

的游人题记中还真实地记录了儒、 释、 道徒及信众在榆林窟修行、 朝礼、 巡游的活动轨

迹， 体现了其本身所具有的宗教文化价值； 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及民国时期瓜州

历史之一斑， 部分题记内容为史书或方志所阙载， 为辑补地方道教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

新资料， 无疑具有独特而珍贵的历史价值。 总括而言， 榆林窟的道教遗存为我们研究清

代以来榆林窟乃至瓜沙地区宗教信仰变迁， 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实物资料， 在整个宗教

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图 ７　 榆林第 ８ 窟清光绪 １１ 年黄纸帖后抄引 《醒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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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国 《榆林窟道教游人题记刍议》， 《敦煌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第 ２７－３６ 页。



三、 道士与榆林窟象牙佛的传奇经历

瓜州榆林窟第 ６ 窟前平房小院门内， 悬挂有一方清光绪三十一年 （１９０５） 的墨书

匾额， 内容如下：
　 　 踏实之南， 有万佛峡者， 创于何代， 莫可嵇考。 向有象牙

佛， 相传　 国初某僧获于石洞积沙中者。 自象　 佛显

世， 远近咸知， 凡有水旱疾疫求若响应。 是故嘉道间香火

最盛。 而踏城乡民多获丰年者， 寔赖　 慈悲更多矣！ 孰料

同治初逆回变乱， 踏实于八年失， 十一年复失， 叠遭逆害， 户民

散乱， 住持道杨元及而被害， 从此　 佛隐无踪， 香火断矣。 嗣

后， 军务肃清， 户民归业， 各发诚心四方访求。 前因续住持李

教宽籍内地避难， 窃负金塔之塔寺， 甫闻的音， 各助囊金， 公举渠

正王祖英、 老务温国明、 张荣为首事， 并住持严教荣， 于光绪三

十年冬月自踏寔起程， 至次年二月返回， 历三月之久， 由肃

州至金塔者再四细加访询。 象　 佛初奉塔院寺， 后归

梁贡家中， 如何又归盛居士家， 此盖传闻之说， 人皆未之

见也。 虽备细情　 佛面未覩。 大有维谷之势， 困之无法， 邀

请绅士善言婉说， 与塔院寺助香火银五十金， 酬谢

梁、 盛两家， 书立合同， 然后如来到手。 其间唇舌交错， 道

路往返一切费用茶酒酬应约计二百数十金， 全赖十方

助施而成也。 详叙实情， 俾垂久远是为叙。
　 　 计开：
所有出入布施并往返费用各项银钱粮石数目开列于后：

福盛西助钱壹拾串文踏
实秦昌公助钱弍千文　 安永年助小麦叁斗

同顺玉助钱壹拾串文　 解润有助银弍　 两　 柳陈大爷助小麦壹石

晋泰统助钱五 串 文　 张虎威助钱四千文　 仓温克公助烟土六两

源盛兴助钱叁 串 文　 赵登鳌助钱叁千文　 安西五营乡约公助钱四千文

万顺厚助钱叁 串 文　 郭尚英助钱弍千文　 安西四隅兵户共助钱五拾六千文

正兴和助银　 叁　 两　 张　 海助钱五百文　 奔巴兔合户助钱壹拾千文

安西营都司马助银壹两　 每路桥子各处助银四十五两五钱　 踏实三渠共助小麦

壹拾五石六斗壹升

住持严教荣助银　 叁　 拾　 两　 以上共入银八十壹两五钱　 共入钱壹百乙拾三

千五百文 合银八十一两七分弍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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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入小麦壹拾六石九斗一升 合银五拾两七钱三分　 入烟土六两 合银壹两弍钱

　 　 　 　 以上四项共总合银贰百壹拾四两五钱弍厘

出塔院寺布施银五十两 　 出徐稿爷谢仪银叁十两 　 出往返盘费银壹百八

两三 套 大 车 一 辆 车 户 一 名
共计五人每日用银壹两弍分

出肃州金塔请人说合酒席并送水礼共银叁拾两　 以上共总出银弍百壹拾八两　
除此外尚不敷银叁两四钱九分八厘

　 　 　 　 　 　 　 张　 荣

赴金塔请佛首事王祖英住持道人严教荣　 车户魏成贵

　 　 　 　 　 　 　 温国明

　 　 　 　 　 　 李元福　 李元寿　 杨登鳌　 张元训

　 　 　 　 　 　 李善荣　 张福寿　 聂复云　 张元顺　 李兴瑞

总理募化布
施钱项首事魏泮清　 高立福　 李得清　 王祖章　 张兴善

　 　 　 　 　 　 李述年　 张大年　 张松年　 张保年　 温聚元

　 　 　 　 　 　 张　 凤　 贺大林　 刘正业　 □□□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　 　 　 日

这份文献详细叙载了稀世珍宝象牙佛在榆林窟的发现经过与失而复得重新回归的曲

折经历①， 同时它也是榆林窟 １００ 多年历经磨难的历史见证。

　 　 　 　 图 ８－１　 象牙佛外立面图像 图 ８－２　 象牙佛内立面图像

清乾隆年间， 喇嘛吴根栋 （一说云游道士） 云游至此， 见洞窟残存， 佛像毁坏，
决心修复洞窟， 遂四处游说， 募集资金。 吴喇嘛在清除榆林窟东崖第 ５ 窟 （睡佛殿）
前的积沙时， 偶然间从积沙中获得了一件非常珍贵的象牙佛。 据载， 刚从沙子中挖出

时， 其外用黄布包裹， 内裹七层布帛和一层哈达。 该佛像是用象牙从中一剖为二后雕凿

而成， 两瓣象牙用铜合页相连， 象鼻内侧有钻孔， 可以完全扣合并用绳固定。 扣合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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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春元 《安西象牙造像 〈请回象牙佛匾文纪〉 》， 《陇右文博》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第 ６０－６３ 页。



１５ ９ｃｍ， 上端宽 １１ ４ｃｍ， 中部宽 １５ ７ｃｍ， 下端宽 １４ ８ｃｍ， 两边对合厚 ３ ５ｃｍ。 其外刻

一尊骑象菩萨， 双手持覆钵式相轮宝塔， 除象以外还刻有十个人物像， 描绘的是佛传故

事中的 “乘象入胎” 的一节内容。 从中间打开后， 两边各有 ２７ 格， 共有 ５４ 格， 每一

格都刻有一段佛本生故事， 共有 ５４ 个故事。 共刻有人物 ２７９ 个， 动物、 塔、 车马 １２
个。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由佛祖诞生到涅槃的画卷。 如最上面四格描绘的是摩耶夫人入

梦， 到树下诞生悉达多太子的场面。 正中 １８ 格和两边延伸出的四格是悉达多太子降生

后， 九龙灌顶、 仙人占相、 姨母抚养、 太子学习、 太子角射、 灌顶立太子、 阎浮树下思

惟、 四门游观、 出家四愿、 耶输陀罗入梦、 后宫嬉戏、 夜半逾城、 山中辞别、 剃发染衣

等情景。 下面的 ２２ 格描绘的是矫陈汝五士追寻、 山中苦行、 降魔成道、 二商奉食、 鹿

野苑说法、 娑罗树下涅槃等场景。 （图八 １、 ２） 从形制和形象来看， 这件象牙造像具有

印度艺术风格， 应该是传自印度的艺术品， 制作年代可能在唐代之前， 后来由印度传法

高僧或中国去印度学经僧人携归中国， 是古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罕见物证。 北京大学陈万

里教授考证认为， 象牙佛系印度作品， “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①” 中央研究院西北

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阎文儒②、 向达、 夏鼐及故宫博物院顾铁符③和甘肃省博物馆乔

今同④对象牙造像亦进行过研究考证， 他们认为系印度恒河上游中世纪第三期巴拉胡提

王朝 （相当于中国初唐时期） 犍陀罗佛教雕刻品。 金申综合研究认为， 旧藏榆林窟象

牙龛像来自犍陀罗， 是典型的克什米尔雕刻风格。 “如果此牙雕为克什米尔所作， 那么

它应是由克什米尔僧人携带着沿罽宾古道通过吉尔吉特， 穿洪扎河谷， 越过红其拉甫山

进入皮山， 通过和田， 后几经辗转， 从西域南麓流传入榆林窟的。⑤”
有关象牙佛造像的文献记载与民间传承， 至迟在南北朝时业已出现。 《广弘明集》

卷十五梁武帝象牙诏曰： “大同四年七月， 诏曰……上虞县民李胤之掘地得一牙像， 方

减二寸， 两边双合， 俱成兽形。” 《南史》 卷七十八载： “槃槃国， 梁中大通元年、 四

年， 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画塔……” “丹丹国， 中大通二年， 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

及画塔二躯。” 《法苑珠林》 卷五十二引 《西域志》 说： “王玄策至大唐， 呈使献物龙珠

等。 具录大真珠八箱， 象牙佛塔一、 舍利宝塔一、 佛印四。” 由此可见， 自六朝至隋唐以

来， 以佛教为题材的牙雕造像艺术品在中国非常流行， 且作为佛教圣物而备受尊崇。
无意间从流沙中得到这尊稀世珍宝， 便成为榆林窟的镇窟之宝和历任住持的权力象

征。 清嘉庆十二年 （１８０７）， 吴根栋在榆林石窟内坐化前， 将象牙佛传给掌门弟子；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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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 《西行日记》， 北京： 朴社出版， １９２６ 年， 第 ９９ 页。
阎文儒 《谈象牙造像》， 《文物参考资料》 １９５５ 年第 １０ 期， 第 ８１－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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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申 《榆林窟象牙龛佛像及相关携带式龛像》， 《２０００ 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纪念敦煌藏经洞

发现暨敦煌学百年》 石窟考古卷， 甘肃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４０－３６４ 页。 金申 《从旧藏榆林窟的象

牙龛像谈及相关的携带式龛像》， 《佛教美术丛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７３－８９ 页。 参阅国家

文物局教育处编 《佛教石窟考古概要》， 北京：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后， 历代住持相传收藏、 供养着象牙佛。 同治年间， 青海青头山回民马文禄、 陕西西安

回民白彦虎聚众叛乱， 并相继攻陷了肃州、 玉门、 瓜州等地， 战乱殃及榆林窟。 叛匪绑

架了住持道人杨元， 逼其交出象牙佛。 弟子李教宽得到杨元暗示， 便偷偷携带象牙佛离

开榆林窟。 匪兵得不到佛像， 竟将杨元残害致死。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过了 ３０ 多年，
到清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 榆林窟住持道人严教荣从一个玉门商人口中打探到金塔县

塔院寺有一尊象牙佛， 与此前密藏于榆林窟的象牙佛非常相似。 经多方核实， 最后确定

金塔县塔院寺的象牙佛就是当年李教宽从榆林窟带走的象牙佛。 次年冬， 由榆林窟住持

严教荣和瓜州乡民王祖英、 温国明、 张荣等人组织亲自赴金塔迎请佛像。 几经周折， 象

牙佛终于重新回到了阔别数十年的瓜州榆林窟。 光绪末年， 榆林窟再遭匪劫， 为保护象

牙佛， 严教荣与一小道士又被杀戮。 １９２５ 年， 美国探险家、 考古学者华尔纳 （Ｌａｎｄｏｎ·
Ｗａｒｎｅｒ） 到安西榆林窟考察， 北京大学陈万里教授作为中国专家随行考察， 期间曾受安

西县长陈芷皋之邀 “赴县署一观” 象牙佛， 并 “摄片十余， 抚拓数纸”。 陈氏在 《西行

日记》 中有这样记述： “据称清初时某僧于积沙中获之， 同治回乱， 踏实一带均被蹂

躏。 道人星散， 牙佛亦遂失踪。 乱平， 遍觅之， 始悉已移置金塔， 初奉于塔院寺， 寻在

梁贡士家， 后为盛居士所供养， 地方人民即醵金推代表， 往金塔求之， 往返半年， 几费

唇舌， 居然佛归原处， 此光绪三十年冬间事也。①” 民国十九年 （１９３０）， 马荣贵道长化

缘遇匪跳崖自尽， 他是为象牙佛丧命匪祸的第三任道长。 之后， 象牙佛便秘密藏身于瓜

州境内。 民国二十九年 （１９４０）， 象牙佛传到了住持道人郭元亨手中。 民国三十年

（１９４１）， 国画大师张大千偕同范振绪赴榆林窟调查、 临摹壁画， 期间张大千曾许诺郭

元亨道长白银两千两并送他去五台山修行， 恳请一睹象牙佛容颜， 未果。 同年秋， 国民

党中央委员、 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巡视河西期间， 亦向郭元亨询问象牙造像事， 郭道士以

“不知道” 婉拒。 民国三十二年 （１９４３）， 西北军阀马步芳部下流窜到榆林窟， 强迫郭

元亨交出象牙佛， 郭道士答复佛像不知去向， 遭到了这伙兵痞惨无仁道的摧残。 民国三

十二年至三十三年 （１９４３－１９４４）， 阎文儒先生路经瓜州时， 曾恳请瓜州地方贤达想一

睹传说中的象牙佛， 都均未如其所愿。
象牙造像的珍贵之处除了其本身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外， 还体现在其鲜为人知的

流传经历上。 更为重要的是， 历代道士们作为看管石窟， 清沙疏路， 焚香供祭， 化缘修

寺， 保护石窟文物的重要角色， 维系了榆林窟古代文物遗存的延续， 其重要作用和功绩

是绝不容忽视的。 为保藏好象牙造像， 榆林窟先后有八位主持和道士付出了生命代价。
１９５０ 年春， 由最后一代主持道人郭元亨②历尽艰辛， 将妥善保管的珍宝象牙佛捐献给安

西县人民政府。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 象牙佛造像在兰州五泉山公园首次展出， 引起社会各界

极大关注， 同年 ８ 月移交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１９５６ 年， 移交甘肃省博物馆。 １９５８

５３瓜州榆林窟道教遗存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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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著 《西行日记》， 第 ９８－１０３ 页。
李春元 《郭元亨先生生平传略》， 《阳关》 １９９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３８ 页下转第 ２５ 页。



年， 这件出土于榆林窟的稀世珍品移交至中国历史博物馆 （今国家博物馆） 永久珍藏。

四、 结语

从上述内容亦可看出， 榆林窟道教遗存相当丰富， 他们既是调查研究清代道教历史

的重要资料， 也是研究这一时期佛道关系的珍贵史料， 值得我们关注并作深入研究。
关于榆林窟道教的丰富文化遗存与道士的事迹， １９４１ 年于右任先生巡视河西赴榆

林窟游览时所作 《万佛峡纪行诗》① 作了精辟的描述：
　 　 隋人墨迹唐人画， 宋抹元涂覆几层； 不解高僧何事去？ 独留道士守残灯。

层层佛画多完好， 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老道士，② 十年前毁一楼经。
由此， 面对榆林窟珍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榆林窟的历代全真道士为了

保护古代佛教文化遗存， 不惜牺牲生命， 他们亦可称为一方文脉道统的守护者。 可以

说，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道士们虽然默默无闻， 但他们不拘教规， 明辨是非， 心存

大义， 志系国宝， 体现出了作为出家人宽广的胸怀、 优良的品行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附记： 本文初稿承蒙敦煌研究院马德研究员、 兰州大学刘永明教授阅审并提出宝贵

的指导意见； 稿件修改时笔者曾多次赴榆林窟调查， 蒙宋子贞、 李立新两位所长及同事

提供帮助； 课题组余生吉、 王海彬对调查亦付出辛劳。 文中插图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谨

此一并表示感谢！

６３ 敦　 煌　 学　 辑　 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①
②

于右任 《西北纪行诗》， 《说文月刊》 （渝） 第 ３ 卷第 １０ 期， １９４３ 年， 第 ５－８ 页。
于右任诗句夹注： “钟道士， 商州人， 八十余， 民国十九年为匪所害， 并将藏经毁去。”


